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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霄一羽雲霄一羽 俠骨文心俠骨文心——梁羽生百年誕辰紀梁羽生百年誕辰紀
【專 題】■

今年有兩個武俠大師誕辰一百周年，一個是金

庸，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另一個是梁羽

生，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梁羽生的

第一部小說《龍虎鬥京華》寫於一九五四年，一

炮而紅；金庸《書劍恩仇錄》於一九五五年開

筆，一舉成名。梁羽生一九五四年開始共寫了卅

五部武俠小說，金庸一九五五年開始共寫了十五

部武俠小說。

從以上簡單資料的臚列可知，梁羽生是先於金

庸一年寫武俠小說的。以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的鼻

祖而論，非梁羽生莫屬。

公道地說，沒有梁羽生也沒有金庸。金庸是後

來者，而且是後來居上的。金庸在梁羽生逝世時

擬了一段梁羽生的話說：「 明明金庸是我後輩，

但他名氣大過我，所有的批評家也都認為他的作

品好過我。 」雖是金庸寫的話，卻說到梁羽生的

心裏去了。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梁羽生對此一

直是忿忿不平的。他曾化名寫了〈金庸梁羽生合

論〉，用以揚梁抑金，大大吐了一口烏氣。只是

這篇文章後來被人戳穿了，對梁羽生來說，就有

點不好玩了，不免為人所詬病。平心而論，梁羽

生的舊學根柢是比金庸要好，詩詞歌賦楹聯樣樣

精，這是金庸自己所承認的。

金庸曾寫道：「 後來他（ 梁羽生 ）應《 新晚

報》總編輯羅孚兄之約而寫《龍虎鬥京華》，我

再以《書劍恩仇錄》接他《龍虎》之班，我們的

關係就更加密切了，不久之後，陳凡接寫一部武

俠小說，我們三人更續寫《 三劍樓隨筆 》，在

《大公報》發表，陳凡兄以百劍堂主作筆名。武

俠小說不宜太過拘謹，陳凡兄詩詞書法都好，但

把詩詞格律、國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俠小說上就

不大合適了。所以他的武俠小說沒有我們兩個成

功。 」金庸說陳凡武俠小說寫得不好的毛病，或

有他對梁羽生武俠小說借山打石的隱喻，梁羽生

武俠小說也有用典過多的毛病。

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孰優孰劣，其實讀者

最是心水清。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梁羽生是

開創新派武俠小說先河的一代宗師。他的武俠小

說沒有金庸寫得好，但他的作品也曾擁有廣大的

讀者。有一次文友相聚，談起林青霞與張國榮主

演的《白髮魔女傳》可謂雙劍合璧，端的是神乎

其技，特別是水畔挑情的一幕，看得人如癡如

醉。我當場表示作者梁羽生也應記一功。

令人遺憾的是，今年也是梁羽生誕辰一百周年

——金庸先他半個月而生，在梁羽生寫作及工作

大半生的香港，卻乏人提起他，無聲無息。從政

府到民間，對金庸百年誕辰的慶賀活動鬧得沸沸

揚揚、熱火朝天，對梁羽生竟然隻字不提，令人

大惑不解。倒是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做了一場

「百年梁羽生．永存俠影在人間——紀念梁羽生

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稍可告慰這位新派

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地下之魂！

有南京雕塑家陳建華，通過鋼琴大師劉詩昆轉

達說要捐贈一座金庸雕塑給香港文學舘，我讓劉

大師代轉話情商陳先生再造一座梁羽生的雕像。

這位藝術家果然爽快，一口答應，在很短時間內

雕了一座梁羽生雕像，讓這兩位「同行同事同

年」、「亦狂亦俠亦文」的好友在香港文學舘並

肩而立，共話桑麻！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

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陳建華《俠風先河 梁羽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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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華雕塑工作室提供）

●潘耀明沒有梁羽生的日子

編按：今年不僅是金庸先生誕辰百年，也是「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先生誕辰百年，適逢此機緣，本刊特組織專題，以茲紀念。

本版主編潘耀明綜談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同行同事同年」、「亦狂亦俠亦文」的好朋友之間的惺惺相惜和文緣糾纏，並寄望香港對梁羽生

百年誕辰應予以重視。梁羽生為了創作出好的小說作品，將自己的文學素養、對歷史的研究和各種雜學加以運用到寫作中，為武俠小說帶來

一番新氣象。文學博士陳瞻淇致敬這位「俠情遺韻在人間」的「博觀約取真才子」。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陳墨析論梁羽生對新派武俠開山之

功與重大影響、作品中文人小說和成年人的童話之特性，以及一次與梁羽生相見、同行、對談的難忘經歷。

北宋易學家邵雍曾有詩句云：「堯夫非是愛吟

詩，詩是堯夫揮麈時。」套用至陳文統先生之創

作，可稱為「生公非是愛武俠，俠是生公揮麈

時」。

博觀約取真才子
陳文統先生學識淵博，諳熟歷史、詩詞、對

聯、掌故、圍棋、象棋等，是著名作家、楹聯學

家和棋評家，於文辭一道涉獵極廣。數十年來在

報紙上開設多個專欄，除武俠小說上千萬字外，

其各類專欄文章亦上千萬字之巨。

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封劍，封的只是三十年來的

「筆蕩江湖」生涯而非就此封筆，仍然繼續數十

年來的文史小品寫作，陸續刊載於香港《大公

報》、《香港商報》、新加坡《星洲日報》等，

筆耕不輟。他並未另起爐灶而獨掌一門，而是遠

離政治和商業，如中唐元白「元和體」般，「 其

間感物寓意，可備蒙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

粗，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

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 」（元稹《上令狐

相公詩啟》）。由此陸續如寫武俠小說般刊發，

再結集出版，有《筆．劍．書》（一九八五）、

《筆不花》（一九八六）、《名聯談趣》（一九

九三）、《筆花六照》（一九九九）、《筆花六

照》（增訂版，二○○八）等。

先生用功最勤、貢獻最大的是楹聯的創作與研

究。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八六年七月三

十一日在香港《大公報》上開設了三年四個月的

每天見報的「聯趣」專欄，後結集為《古今名聯

談趣 》（一九八四），《 名聯觀

止》（增訂版，二○○八）分上、

下集，《名聯觀止》（二○一七）

增補《香港商報》的「聯上趣」專

欄內容而使其「聯話」更為完整。

先生武俠小說回目精工巧妙，可作

為名聯集錦品鑑。

先生長於詩詞創作，僅小說中的

開篇詞、終篇詩及書中間涉詩詞便

足結成厚重專集。故此乃有二○○

八年楊健思輯錄之《統覽孤懷——

梁羽生詩詞、對聯選輯》一書，分

為「少年詞草」、「彈鋏歌」、

「劍外集」三部分，選錄先生由中

學至大學畢業初期的詩詞作品、武

俠小說中及此外的部分詩詞和對

聯。先生知交鄺健行教授在該書序

中特地提到：「 總覽先生著冊，多

納詩詞。所以抒角色之感興，所以

助情節之推移。非撏撦於義山，乃推敲之旡本。

風貌去昔賢，未逾尺咫；文辭見他作，頗訝馬

牛。蓋先生少炙名家，早通律調。每能寄意，尤

擅倚聲。往往搖曳清泠，飛冷香於秀句；嘯吟棖

觸，憶故劍之平生。至味堪尋，一時莫比。然而

雖遵章回之軌轍，亦寓時代之精神。……若夫先

生聯語之雅文律切，回目之工穩意賅；此特詩詞

之餘藝。茂根而遂寶，沃膏而曄光；可以不煩論

議者矣。 」結合該書收錄詩詞統觀之，先生詞宗

南宋白石、玉田以來的清空一派，古雅峭拔，清

麗婉約，在意象、色調、抒情方式上獨具一格，

展現出狷潔的文化人格。先生在小說正文中大量

運用詩詞楹聯（包括小說名與回目），不僅文采

斐然，對渲染環境、交代背景、促進情節發展和

人物塑造等都能起到推動作用，甚至成為情節轉

捩關鍵，並且平添了文人雅致，提升了小說意境

與格調。尤其是開篇詩詞或者結尾詩詞，都能奠

定全篇基調和總結提煉全篇主題，有意味深長、

韻致悠遠之美學意蘊。

先生採用多個筆名，撰寫各類文史小品。比如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開始使用「陳魯」的筆名，用

於圍棋、象棋的棋話與棋評，出版有《穗港棋王

會戰紀詳》（一九五五，署名陳魯，與王蘭友合

著）等；一九八○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年十一

月三十日以「時集之」的筆名在香港《商報》開

設專欄，其間一九八六年一月初至一九八七年五

月底的「摘錄評點《金瓶梅》」專欄以每日一篇

的量累計三十二萬餘字，後結集為《梁羽生閑說

金瓶梅》（二○○九）；四百多篇談論民國時期

詩詞作品的文章後結集為《梁羽生

妙評民國詩詞》（二○一六）。

其他筆名，如以「梁慧如」寫歷

史小品，以「馮瑜寧」寫文學隨

筆，以「李夫人」之名主持「李夫

人信箱」等，這些散文、評論、隨

筆、棋話，後結集為《 史話一千

年》（一九五四，署名梁慧如）、

《婚姻與家庭》（一九五五，署名

馮浣如）、《文藝雜談》（一九五

五，署名馮瑜寧）、《 人生與友

誼》（一九五五，署名馮浣如）、

《中國歷史新話》（一九五六，署

名梁慧如）、《三劍樓隨筆》（一

九五七，與金庸、百劍堂主合

著）、《 李夫人的信 》（一九五

八，署名馮浣如）、《古今漫話》

（一九六九，署名梁慧如）、《人

生的探秘》（一九七二，署名馮浣

如）、《文藝新談》等。此外還有「馮顯華」、

「幻萍」、「佟碩之」、「鳳雛生」等筆名。

境界始大開新派
先生早年立志從事文藝工作，後來也以文藝小

說的標準來創作武俠小說。

他曾指出武俠小說完全可以符合文藝小說的要

求，即反映時代、塑造典型人物及藝術感染力。

怎樣才能寫好武俠小說？「 寫好武俠小說並不容

易，作者只有具備相當的歷史、地理、民俗、宗

教等等知識，並有相當的藝術手段、古文底子，

而且還要懂得中國武術的三招兩式，才能期望成

功。 」撰寫者的創作態度應當端正。他在一九七

七年應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的邀請作「從文藝觀點

看武俠小說」的演講時，介紹了自己創作武俠小

說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時代的歷史

真實；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

加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先生一貫主張，武俠小說的創作需要多方面的

知識和文化儲備。僅僅把文本和形式當作突破

口，對傳統文化、對歷史、對文學沒有真正認識

的作者，是寫不出像樣的作品來的。從這一點反

觀先生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會發現既繼承了傳統

小說的形式和審美，又摒棄了傳統武俠小說一味

復仇、嗜殺的傾向，將現代的歷史政治觀念融入

武俠小說；不僅將傳統小說中詩詞、回目等藝術

形式大加發揮，而且提出「以俠勝武」的創作觀

念，賦予「武俠」新的含義，將武俠小說這一通

俗文學類型提高到一個新的藝術境界。

先生撰述武俠小說時受到當時文學政治觀念的

影響，創作中展現出以人民性為本位的俠義觀，

幾乎每部都在明確的歷史背景下展開，從唐至晚

清，搭建起屬於自己的宏大江湖世界和歷史譜

系。主人公多能做到俠義精神與歷史責任的統

一。所以他筆下江湖義士較少，憂國憂民、為國

為民的歷史英雄較多，一新明清以來白話小說英

雄人物為官府、帝皇權臣分憂之風氣，極具現代

意義。由此，他筆下不僅有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名

士遊俠，亦如《紅樓夢》般刻畫出一批智勇美兼

具並勇擔重任、遠勝鬚眉的女性形象。

但開風氣不為師
與此同時，宏大敘事下乃有師老兵疲之弊，比

如模式化的創作傾向，主題和人物性格的單一，

對人性世態的描摹偏於浪漫而缺深刻，傳統白話

小說創作那種枝節曼衍、說教甚重的筆法在其後

期創作中也多有體現，等等。

中國武俠文學研究專家陳墨在二○○九年緬懷

先生的〈情懷梁羽生——莫道萍蹤隨逝水〉中寫

道：

閱歷深厚而才華橫溢，偏率性懶散而不善經

營，的確是生公大俠為文和為人的重要特徵。若

善經營，其小說藝術張力可發揮到另一重天地；

若不懶散，而對其小說進行必要的修訂整理，則

其小說必更少瑕疵而更多精彩，俠迷梁粉必有更

多可探討可讚歎的話題。小說之內如此，小說之

外亦如此，梁園雖好，其值不彰，未嘗不是缺少

內外經營之故。

這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心態，學養豐厚、

才氣非凡卻始終心有旁騖，終致先生僅成就一代

武俠小說宗師之名。

先生心思純摯，秉性率真溫厚。中山大學冼玉

清教授說他「忠厚坦摯，近世罕見」，可視為不

通世務的另一說辭。香港詩人舒巷城贈詩「 裂笛

吹雲歌散霧，萍蹤俠影少年行。風霜未改天真

態，猶是書生此羽生。 」詩中的末句，令先生大

呼「知我者，巷城也」。識者則以為如此書生品

質，做學問或寫詩或許是美質良才，作為小說家

則未免有所欠缺，這也許就是先生武俠小說中創

作主題、人物刻畫、情節場面等過於單一的根源

所在吧。再就是陳墨先生在《香港武俠小說史》

中所指出的：「 在獨立意志、獨立個性追求，以

及獨立思考勇氣、習慣和能力等方面，梁羽生與

金庸有很大不同 」，加之創作中後期如同還珠樓

主般魚龍曼衍，互文迭出，終致藝術表現效果打

了折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長期找不到修訂出版

《武林三絕》的恰當方案。

俠情遺韻在人間
先生曾有集句聯：「 俠骨文心，雲霄一羽；孤

懷統覽，滄海平生。 」此聯既暗嵌「文統」、

「羽生」之名，又是他的人生寫照。「俠骨文

心」為其武俠主題亦寓其為人要義，「孤懷統

覽」見其廟堂之高廊廡之大，將其平生情懷抱

負、功業感慨悉納此聯。他開創了一個新武俠繁

榮的時代，是一位真正彰顯中國武俠文化的大

師。

二十年前，也就是二○○四年六月，先生在

《筆花六照》再版後記中回顧創作生涯，寫道：

「 往事並不如煙，要說是說不完的，能說多少就

多少吧。這正是：舊夢依稀記不真，煙雲吹散尚

留痕。 」話語一如既往的低調，卻絲毫不妨礙他

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以及讀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為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文學博

士、編審。）

孤懷統覽任平生——寫於文統公百年誕辰之際 ●陳瞻淇

▲梁羽生《名聯觀止》
（增訂版），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二○○○○八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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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心事倩誰傳此中心事倩誰傳——梁羽生先生百年有感梁羽生先生百年有感 ●陳 墨

梁羽生先生天資卓越、學養豐厚，上大學前，

就曾受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居家指點，後又成

為歷史學家簡又文教授的入室弟子，上大學又受

歷史學家金應熙教授薰陶，同時受大詞家冼玉清

教授賞識。但他大學本科卻非歷史系，更不是文

學系，而是化學系，後轉到經濟系。他又對心理

學感興趣。他在象棋、圍棋、詩詞、楹聯等方

面，見識過人，評說精彩，為行家所稱道。

一九四九年，梁羽生進《大公報》，金庸是考

官，但入職不過數月，梁羽生就成了《大公報》

社評委員會最年輕的成員，金庸卻不是。《新晚

報》要找人寫武俠連載，總編輯首先想到的是梁

羽生，而不是金庸。梁羽生寫武俠小說，比金庸

早了整整一年。一年後梁羽生罷工不寫，總編輯

羅孚才找金庸頂班。

梁羽生先生雖然喜歡看小說，也喜歡和書友談

論武俠小說，但卻從未想過自己要寫小說，更沒

有想到要以寫小說為職業。這個人，卻成了香港

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宗師，寫作武俠小說三十

年，成書三十五部，共計一百六十冊，從這個意

義上說沒有梁羽生就沒有「新派武俠小說」。

一、新派武俠開山祖師
梁羽生小說的首要成就，當然是開新派武俠先

河。

所謂新派武俠小說，開始是指《新晚報》派，

因為金庸、梁羽生都曾在《新晚報》工作過，他

們的處女作也都在《新晚報》開始連載，所以被

稱為新晚報派，亦即左派新武俠小說。梁羽生和

金庸的影響越來越大，從不刊登武俠小說的右派

大報也開始刊載武俠小說，吸引並培養自己的新

派武俠作家。此時的新派變成了中性歷史描述，

即跨越了左右兩派陣營，與鄧羽公、朱愚齋、我

是山人、毛聊生等香港舊派武俠小說家的作品相

比的新派武俠小說。在大陸，甚至有研究者把上

世紀五十年代梁羽生和金庸開創的香港新派，當

作與民國時期舊派武俠區分的標誌。

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奠基人，梁羽生先生很自

然地把自己在《大公報》習得的新時代世界觀、

歷史觀、價值觀作為小說的價值標準；很自然地

堅持俠道，甚至提出「可以無武，不可無俠」，

並把對社會多數人有益有利作為俠之真偽和俠之

大小的標準；很自然地把他所懂得的現代小說中

對人的心理刻畫，以及其他種種新式寫作技巧融

入自己的小說創作中。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以史為框架、以俠為樑

柱，營造出人物形象及心理情感的美妙空間；進

而，則是以詩情畫意的言語敘述，和豐富精美的

文化陳列而讓人留連忘返，使其傳奇性武俠小

說，成為可供觀賞流連的人文公園。

具體說，梁羽生武俠小說的特點，我想有這樣

幾點。

一是為江湖傳奇設定歷史地平線，使武俠小說

的內涵及意義大大提升。這不僅是一條線之外增

加另一條線，而是在傳奇維度之外增加歷史的維

度。

二是在歷史背景及歷史敘述中，確立漢民族愛

國立場及人民史觀。反抗異族侵略、反抗階級壓

迫，成為區分俠與非俠的重要原則。

三是在小說中實現男女平等，在英雄故事中充

盈浪漫的愛情氣息。梁羽生小說中有大量女性主

人公故事，巾幗不讓鬚眉，風景這邊更好。

四是以優美的語言風格及豐沛的詩情畫意，讓

讀者駐足流連，津津樂道。

五是梁羽生小說兼具新潮與古典之美，小說中

有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展陳或浸潤，散發

出熟悉而親切的故國情思。

新派武俠小說居然兼具古典之美，這是特別要

注意的一點。新派之新，固然包含創新求異，但

決非一味的形式、技巧上的花樣翻新，更非徹底

地擺脫或拋棄傳統文化與藝術的內容和形式。梁

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有時是舊瓶裝新酒，有時

又新瓶裝舊酒，總之是新話與舊話的嫁接。即對

傳統藝術內容和形式做符合現代人欣賞價值的借

鑑選擇或打磨更新。最明顯的例證是，梁羽生的

小說，自然而然地採用了古典小說的章回體，且

多以對聯作為回目；進而，在很多小說中，他還

將古典小說的開場詞、結尾詩形式也保留了下

來。

金庸《書劍恩仇錄》、《碧血劍》也這麼幹

過，但他的對聯和詩詞水平遠遠比不上梁羽生，

也無法達到自己滿意的程度。所以《射雕英雄

傳》改弦更張。

梁羽生小說創新而不廢舊，其意義大到可以對

百餘年來中西文化衝突與爭議有某種啟示：固守

國粹肯定是死路一條，而全盤西化之途亦不可能

走通。真正的向現代化發展的方向與道路，或許

正在於對民族傳統做出新的判斷、選擇、淘洗和

改造，以便它能成為現代人真正的精神財富。

二、文人小說和成年人的童話
梁羽生先生所寫，是文人武俠，而金庸所寫，

是小說家的武俠。繪畫有畫家的畫、文人畫之

分，小說好像也可以有這樣的區分。至少，在討

論梁金兩大家時，應該有此區分。

什麼是文人武俠小說？

回答這個問題，也要參考文人畫的定義。所謂

文人畫，是指不一定按照畫家技藝規範，而是以

表達文人情懷及其美感意境為目標的繪畫作品。

有些文人畫的筆法看上去似乎稚嫩甚至拙劣，若

表達了高遠意境和豐富內涵，也會被文人同道欣

賞和稱道。

文人武俠小說也當如是。文人武俠小說，首先

當然是武俠，即小說中必須有武功有俠義；其

次，文人武俠小說當然必須是小說，也有故事、

情節、結構、人物、敘述語言等要素。關鍵問題

是，是否必須按照小說家小說的標準衡量文人武

俠小說的實際成就？例如故事新穎、情節緊湊、

結構精妙、人物形象個性鮮活、敘述語言準確生

動等等，能做到固然好。若是精彩程度不夠，或

許是因為文人武俠小說作者別有追求，即詩文意

境之美。如《七劍下天山》，這部小說美妙珍貴

是它的詩情畫意，展覽美妙詩詞吟唱和鑑賞，滿

足讀者的文化雅好。書中的幾個主人公，論民

族，納蘭氏和三公主都是滿族，論階級，他們都

屬統治集團，在以民族鬥爭、階級鬥爭為綱的左

派小說中，這幾個人被當作另類而獲寬容乃至讚

賞，超越了民族和階級藩籬，抵達人性文化的更

高境界，撫慰靈魂，啟發心智，善莫大焉。

如果說文人武俠這個概念，不能概說全部梁羽

生小說的特點，好在還有選擇，那就是把武俠小

說當作「成年人的童話」。這個概念，是數學大

師華羅庚先生針對梁羽生小說所言，當然最適合

梁羽生小說。

梁羽生《白髮魔女傳》十八回中，李自成說：

「 ……我們雖然也與明朝皇帝作對，可是若然異

族入侵，那麼我們就寧願與官軍聯合，共抗異族

的，你說對麼？ 」這讓練霓裳「 覺得李自成氣度

之廣，見識之高，殊非常人能及。 」

有人會覺得這裏的李自成太高大全了，與歷史

上的李自成相距太遠。那不錯。但也可以為梁羽

生辯護，即：這是童話筆法。好人與壞人黑白分

明，而且好就好得純粹，壞就壞得徹底，於是

《七劍下天山》中康熙皇帝上五臺山殺父。

《七劍下天山》第五回，天地會總舵主韓志邦

失戀之際，遇到一隻小鹿，竟喃喃自語：「 小

鹿，小鹿，我也是個沒有朋友的人，你不嫌棄，

我和你做個朋友吧。 」這寫法，可能也讓一些人

不適，那是因為不怎麼習慣童話口味。

有人不喜歡武俠小說，原因之一，是不習慣武

俠小說的童話性。看不慣不願長大的彼得．潘。

梁羽生歷史學養深厚，當然懂得歷史上的李自成

和康熙是怎樣的人，卻偏要把他們推向好與壞的

極端，因為他在寫武俠小說，在講成人童話。

所謂「成年人的童話」，不僅包含童心童趣，

同時也包括成年人的思想和智慧。梁羽生的武俠

小說，基礎形態是童話，卻又始終在成年人的精

神視野中。其中史話、俠話、詩話和情話，半是

單純童趣，半是成年滄桑。

例如，《七劍下天山》中出現的白髮魔女、飛

紅巾、易蘭珠三代女性「可憐

未老頭先白」的震撼性場景，

就是以童趣和滄桑感完美結

合。這一場景感動了讀者，也

激發了作者的靈感，後來為飛

紅巾寫《飛紅巾》（《塞外奇

俠傳》），為白髮魔女寫《白

髮魔女傳》，一個創意成就了

三部小說。

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俠》、

《萍踪俠影錄》、《冰川天女

傳》、《還劍奇情錄》、《散

花女俠》等，詩性充盈，口碑

上佳，而我個人最喜歡的梁羽

生小說，是《白髮魔女傳》、

《雲海玉弓緣》、《大唐遊俠

傳》、《龍鳳寶釵緣》、《飛

鳳潛龍》。

例如，喜歡《白髮魔女傳》，是因為，小說中

有社會道德和個人情感的衝突，命運悲劇和性格

悲劇的疊加，還有叢林世界和文明世界的衝突與

迷茫，練霓裳、卓一航等人的個性形象也都很有

意思，喜歡對岸風景，奈何無法泅渡。喜歡《大

唐遊俠傳》，是因為，這部小說洗盡鉛華，平實

樸素，具有大唐風。小說嫁接了《隋唐演義》和

唐傳奇中人物及其後代故事，唐風唐韻，貨真價

實。段珪璋、南霽雲兩位遊俠形象，是「為國為

民，俠之大者」價值觀的最佳詮釋。

三、不盡的思念
梁羽生先生是地道的書生，也是純粹的書生，

從家門到學校門，從學校門到報社門，幾乎沒有

經歷什麼社會生活歷練。所以，他說他的小說創

作，無法走真正的現實主義的路子，只能走浪漫

主義的路子，這話是他自己說的。

所以，梁羽生的小說，文人小說也好，成年人

的童話也好，長處是想像力豐富，浪漫氣息濃

郁，充滿詩情畫意，而人文思想深度多少有些不

足。

我曾見過梁羽生先生。那是二○○五年九月

初，我接到廣西電視台文藝部的一個電話，他們

邀請了梁羽生先生夫婦回家鄉參加電視台中秋晚

會，說梁羽生先生希望我去陪他。問我是不是能

去？我問真的是梁先生召喚嗎？他們說是的。

我說：我去，當然要去。於是我去了，陪他活

動，陪他聊天，先去桂林，後到南寧。那是我首

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梁先生相見並同行。

梁先生仁厚坦誠，豁達寬容，帶有民國氣息的

文雅風流。還有，老人家童心猶在，活潑頑皮，

年登耄耋，卻如兒童般單純天真。

那時梁先生的身體不怎麼好，有心臟病、糖尿

病，還有膀胱癌。他在廣西期間，始終有醫生和

護士隨身陪護。梁太太對先生的作息時間管得很

嚴，梁先生想與我或孫立川先生談話，必須向太

太請假。通常是半小時，最多給一小時，時間到

了，梁先生未盡興，就向太太續假。若太太不

批，梁先生就懇求，甚至耍賴，賭咒發誓，只要

再給半小時，絕不再延，云云。那時，梁先生是

十足頑童。

我說梁先生有兒童般的單純天真，卻並非因為

他和太太請假耍賴，而是因為，直到他年過八

旬，仍然心心念念都想解決一個謎題，即：為什

麼人們說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從梁羽生、金庸，

變成了金庸、梁羽生？

我曾提醒過他，梁金顛倒為金梁，他本人是始

作俑者。一九六六年，他在《海光文藝》發表

〈金庸梁羽生合論〉，當是最早將「梁金」變成

「金梁」。若說那篇〈合論〉是出於禮貌才主動

退居次席，但後來，梁先生仍經常公開說：「 開

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 」——類

似的話他在很多場合都說過，在澳洲說過，在香

港說過；此次在廣西，這話他也說過好幾次，我

在現場親耳所聞。

我相信他說的是真心話，因為他是才子，是智

者，更是君子，不會說謊。可是在他和我的閒談

中，卻似乎對梁金變成金梁有點想不通，似乎也

有些不服氣。梁先生的不服氣，我不認為是虛榮

心。他平生淡泊名利，退休後，從一九八七年起

就已在澳洲隱居，更是與世無爭。「金梁謎題」

的糾結，與其說是名利心、虛榮心，不如說是基

於好勝童心，更不如說是單純的好奇心。

這一份澄澈的天真，讓梁先生格外可親可愛。

梁先生的謎題和心結，金庸先生似乎也知道。

證據是，二○○九年梁先生去世後，金庸先生送

梁先生輓聯：「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亦狂亦俠

亦文好朋友 」。那副輓聯落款非常有意思，是

「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輓」。金庸承認自

愧不如，那顯然是要撫慰梁先生的好奇心和好勝

心，讓梁先生安息。

在桂林時，梁先生也曾專門出題考我，要我

說，他和金庸究竟有何差異。對這個問題，相信

每個武俠小說迷都有自己的思路和答案，我當然

也有自己的思考。

梁先生的天資、才華、學識都不在金庸先生之

下；而詩詞楹聯的創作水平、鑑賞才能、學養深

度，金庸先生更是望塵莫及。

但金庸先生勇於獨立、樂於傳奇、善於經營，

梁先生顯然有所不及。

考慮到梁先生當時的身體狀況，而我和梁先生

又並非深交，又因梁太太管理嚴格使得我與梁先

生單獨交談的時間有限，所以，我只對梁先生說

「金庸先生善於經營」，包括作品結構經營、作

品形式創新實驗、連載後多次修訂，以及對自己

圖書版權和改編版權的經營，等等。

至於金庸敢於獨立、樂於傳奇，則不忍說，也

沒有時間和機會說。

梁先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論〉中說，他是傳統

名士型，金庸是現代洋才子，只說到他喜歡古典

詩詞，金庸先生喜歡西方小說和電影。

他可能沒有想過，現代洋才子源頭是良心自

由，勇於追求人格獨立、敢於使用理性的現代個

體；傳統書生則是專制王朝的順民、通常缺乏精

神獨立勇氣。

更重要的是，現代洋才子屬現代工業文明，而

傳統書生屬傳統農業文明。

梁羽生才華卓越，他的聯話、棋話、史話、詩

話、詞話和《金瓶梅》閒話，獨具一格，粉絲無

數。他的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冊武俠小說，稱得

上巍峨浩蕩。他的一生，勤奮耕耘，碩果累累；

善待眾生，無愧無怍，不必與人比高低。

中山大學冼玉清教授說梁羽生「忠厚坦摯，近

世罕見」，是貼心之論。梁先生確實是謙謙君

子，溫潤如玉。我曾沐浴君子之風，如受靈息吹

拂，彷彿蕩滌了心靈污染，讓自己變得更加清

爽。

最後，我要感謝梁羽生先生，感謝他的信任和

厚愛，感謝他給後人留下一片不朽的人文風景。

（作者為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武俠文學研究

專家。）

（本文為編刪版，原載香港文學舘舘刊《品

賞》夏季號，該刊以內部發行為主。）

（更多梁羽生百年誕辰紀念專題文章可參閱

《明報月刊．明月灣區》二○二四年六月號。）

▲「開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今年是金庸、梁羽生誕
辰一百年，在紀念金庸先生的同時，我們更要懷念謙謙君子、學養豐厚
的「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先生（一九二四至二○○○○九）。

（亦鵬攝）

二○二四年是武俠小說兩位泰斗金庸、梁羽生誕辰一百年，在紀念金庸先生的同時，我們更要懷念梁羽生先生。梁羽生小說創新而不廢舊，

其意義大到可以對百餘年來中西文化衝突與爭議有某種啟示：固守國粹肯定是死路一條，而全盤西化之途亦不可能走通。真正的現代化發展方

向與道路，或許正在於對民族傳統做出新的判斷、選擇、淘洗和改造，以便它能成為現代人真正的精神財富。


